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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永城，专长中国商业犯罪间谍小说写作。
90年代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后留学美国，攻读人工智能、机器人专业。硕士毕

业后在硅谷任机器人工程师。
2006年加盟商业风险管理公司，从事商业尽职调查、反欺诈调查及企业安全及危机

管理。
永城的作品多以其自身经历——匪夷所思的秘密商业调查、高科技王国的神秘武

器、斗争激烈的外企职场、遍布全球的生活经历等为素材。代表作《秘密调查师》系列小
说影视版权全部售出。2017年首部科幻长篇《复苏人》在《中国作家》刊发后，入选《中华
文学选刊》，获得好评。

《《遇见男孩丁小点遇见男孩丁小点》》（（后记后记））

□李一锋

上次为《秘密调查师》写序是2010年的初

冬，在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七年之后，

为《秘密调查师》的再版写序，仍是在飞机上，这

次是由北海道飞往北京，舷窗外的北国大地又

是白雪茫茫。也不知我有多少时间是在飞机上

度过的，早年是漂洋过海求学谋生，然后是肩负

着公务四处奔波，现在则是全职码字的闲云野

鹤。无论调查报告还是小说，加起来总有十几

万字是在机舱里写就的。看来，不管从事何种

职业，注定是一个漂泊的人生。

转眼离开商业调查已有数年。但既是为

《秘密调查师》作序，总要再提一提那“神秘”的

行业。

每当有人让我从《秘密调查师》里挑一句最

具概括性的话，我总是不假思索地选出这一句：

我们的产品，是秘密。值钱的秘密。

这是小说中充满神秘感的GRE公司中国

区老大对前来面试的年轻女子说过的话。这两

个人物自然都是虚构的，就像这小说中的大部

分人物和情节。但生动的故事往往来自真实的

素材。比如，作为中国区的领导，我也曾面试

过许多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他们大多从中外名

校毕业，拥有数年的金融、媒体或法务的工作

经验，但对商业调查一无所知。因此目光里总

是交织着忐忑和兴奋。他们希望加入的，是鼎

鼎有名的“华尔街秘密之眼”——全球顶尖的

商业调查公司。其数千名员工，隐藏在六十多

个国家的金融区摩天楼里，秘密执行着数百起

商业调查项目。他们为投资者调查未来合作对

象的背景和信誉，为遭遇欺诈的公司找出销声

匿迹的罪犯，为陷入经济纠纷的客户寻找对手

的漏洞和把柄，另有一些为VIP客户提供的隐

秘服务，是公司里大部分员工都不知道的。

十几年前，当我心情忐忑地接受面试时，对

此行业同样一无所知。参与了数百个项目，走

过十几个国家，顶过南太平洋的烈日，也淋过伦

敦的冻雨，在东北的黑工厂受过困，也在东京的

酒店避过险。在积累了许多经验之后才真正明

白，一个商业调查师到底需要什么。面对那些

拥有傲人简历的面试者，我总要问一个问题。

这问题和英美名校的学历无关，和硅谷或华尔

街的工作经验也无关。那就是：

“应对一切可能性，你准备好了吗？”

我这样问，是因为我也曾被问到过同样的

问题，并不是在面试时，而是在更尴尬也更紧迫

的时刻。

那是在大阪最繁忙的金融区，一家豪华饭

店的餐厅里。

“老兄，你准备好了吗？”

问我问题的，是个铁塔般巨大的西班牙裔

男人，短发，粗脖子，皮肤黝黑，戴金耳环和金项

链，体重起码有三百斤。若非见到他的名片，我

会当他是好莱坞的黑帮老大。可他并非黑帮，

他叫Mike，来自洛杉矶，是国际某知名律师事

务所的合伙人。他身边有个身材娇小的西裔美

女，那是他的私人秘书，他身后则是四名人高马

大的保镖：两名白人，两名日本人，表情严峻，严

阵以待。Mike低头凑近我，补充道：“他们几个

都带着家伙！”

我摇摇头。一个小时之前，我才刚刚在关

西机场降落。民航不会允许我带“家伙”搭乘客

机，即便允许，我也没有。

Mike也摇摇头，脸上浮现一丝不屑：“没人

告诉你吗？今天要见的证人，有可能是很危险

的。我们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但我们知道，

他有黑帮的背景！”

这是一桩拖延了数年的跨国欺诈大案。骗

子拿着巨款销声匿迹，直到三天前，Mike在日

本的同事接到了匿名电话举报，声称见到过

他。听声音举报人是女性，日语并不纯熟，操着

些中国口音。同事在电话中说服她和我们秘密

约见。我和Mike就是为了这次会面，分别从北

京和洛杉矶赶到大阪来。时间地点由对方定，

我们严格保密，尽量减少随行人员。

Mike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销声匿迹的

诈骗犯可不喜欢被人一直追踪，为了警告律所

和调查公司不要插手，以“举报”为名把接头人

约到僻静处“灭口”，也是发生过的。Mike无奈

地看着我，抱起双臂说：“我给你半小时做准

备。半小时后，我们在酒店大门见。”

重温一下项目背景：被骗的是一家美国金

融企业，骗子和日本黑社会有染。Mike的律师

事务所受聘为美国企业尽量挽回损失，而我所

就职的公司协助Mike的律师事务所，在全球追

查骗子的行踪。半小时之后，我将同Mike在他

的保镖和本地律师的陪同下，去接头地点和举

报人见面。对于这位神秘的举报人，我们一无

所知。她曾在电话里声称是那骗子的情人。

但，谁知道呢？

半小时，我能做什么准备？举目四望，酒

店门外有一家便利店，想必是不卖枪的。就算

卖，我也不知怎么用，或许比没有更不安全。

我回到十分钟前刚刚入住的酒店房间，取出手

提电脑，给在北京的同事发了一封邮件，简单

做了些安排——如果我发生了意外，请帮

我……写完那封具备遗书功能的邮件，我微微

松了一口气。举目窗外，是一条被樱花淹没的

街道，身穿和服的女人们，打着伞在花下拍

照。原来竟是樱花怒放的季节，之前竟然丝毫

也没注意到呢。

生活是美好的，但危险无处不在。作为一

名商业调查师，危险似乎就更多一点儿。母亲

因为我的职业抱怨过很多次：不务正业！在她

看来，一个获得斯坦福硕士的机器人工程师，就

该毕生研究万人瞩目的人工智能，改进那些我

曾经研发的“蟑螂机器人”——那是我研究生时

的课题：为丛林作战设计的仿生学机器人——

穿越各种气候和地质条件下的丛林，深入敌人

腹地，拍照，监听，执行其他更为秘密的任务。

毕业十几年之后，深入腹地的却并不是那

些“蟑螂机器人”，而是我自己——整天西服革

履地出入全球各地的高级写字楼，同银行高管

和企业家们打着交道。我远离了机器人和人工

智能，被众多的合同、账务、新闻、八卦、公开的

和不公开的信息，还有无处不在的蛛丝马迹所

淹没。

母亲一辈子做学问，无法量化商业咨询的

技术含量和价值。一切用不上数理化公式的营

生，她都当作不大正经。后来我辞了职，专心写

起小说来。母亲就更失望了：“你凭什么能写小

说？又不是文科出身。而且，想象力又未必出

众。”我不敢言语顶撞，只在心中默默辩解：没有

经历，哪来的想象力？

因此，凭着当年寒苦的漂洋，在硅谷设计和

生产机器人以及之后走遍世界的调查师经历，

想象力似乎真的日益发达了。那些匪夷所思的

调查，跨越国境的历险，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

绞尽脑汁的陷阱设计，高科技伪装下的原始冲

动，被财富和欲望撕扯的情感和良知，就这样跃

然纸上了。

当然，事实毕竟是和小说有所不同的。商

业调查通常并不如小说里那般惊心动魄，正规

公司的从业者也绝不会轻易踏入法律和道德禁

区。而且这一行最需要严谨，容不得半点儿的

牵强和不实。所以专业调查师会补充说：“如果

无法证明是真相，秘密一文不值。”

不过，前文所述的“大阪”经历却并非虚

构。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序，正是为了向读者

透露一点儿藏在小说背后的真实情形。只不

过，此类“情形”并不多见，而且只有资深人

士才会亲自涉险，绝不会把既敏感又危险的任

务推给普通员工。至于那次经历的结果：瞧，

我还健在呢！至于其他细节，抱歉，那可不能

直接透露。正如这部《秘密调查师》里写到的

诸多“秘密”，是要经过了小说式的加工才能

见人的。

说不定您手中的这部小说，就已经把谜底

告诉您了。

（摘自《秘密调查师Ⅰ 黄雀》，永城著，作家
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秘密调查师秘密调查师》》（（自序自序））

□□永永 城城

楔子 梦 魇

娟儿的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

微微的一点光，让她隐约看出这

是一条地道，只够一人勉强通过。四周

都是裸露的泥土，空气中弥漫着令人

作呕的土腥气。

这是哪里？娟儿想不出。不记得怎

么进来的，前因后果都记不得，只觉得

又湿又冷，四周狭窄得转不过身，胳膊

和腿都受到约束，又麻又酸，就像用一

个姿势睡了太久。

一瞬间，娟儿又感觉自己似乎正

平躺着，双臂平放体侧，脊背硌得生

疼。这是她惯用的睡眠姿势。难道是在

做梦？也许正躺在公司宿舍的床上，褥

子抽掉了。本打算今天洗的，不记得洗

了没洗。

但那只是一瞬间。瞬间之后，她还

是在地道里。

在东北，其实地道一点儿不稀奇。

听老人说过，几十年前，为了防范“苏

修”老毛子，到处都挖洞搞人防。娟儿

上班的工厂也有一条，据说入口就在

办公楼的地下室里，只不过常年锁闭，

似乎大伙都只是听说，还没人真的进

去过。难道，自己正在办公楼下的地道

里？这厂子远离城镇，厂墙外是几十里

的大野地，地道的另一头，又能通到哪

里？

娟儿想迈步，腿却使不上劲儿，好像突然间

不存在了。低头看看，腿脚都好好的，像是被谁

施了魔法，就是不能往前走。前面有啥？娟儿向

着地道深处瞭望。隐隐约约的，好像有个人影，

身形丰腴，走路一扭一摆的。怎么那么眼熟？

是常姐！对了！今天本来就是跟着常姐出来

的。

娟儿猛然想起来，今天是周末，自己跟着常

姐去了温泉旅馆。常姐是娟儿的领导，财务总

监，全厂公认的大好人。从国企到私企再到合

资，员工换了几拨，常姐从没跟谁红过脸。对娟

儿就更好了，亲妹妹似的，洗温泉这样的美事

儿，总不忘带上娟儿。她们午后出发，走的高速

公路，傍晚到达温泉。一起吃农家菜，喝温过的

黄酒，飘飘欲仙。娟儿本不想喝酒，可又不敢推

辞，怕让常姐看出自己的心事。

这心事可真让娟儿为难，简直是如坐针毡！

娟儿突然明白过来：迈不开步，兴许是自己心里

不想往前走，不想跟上常姐。娟儿真的后悔，昨

天不该摸常姐的大衣口袋。本来只是找抽屉钥

匙，通常就在那只口袋里。都怪她平时和常姐太

熟，找个东西都不用打招呼。没想到却翻出银行

转账单！三千万美金，从公司的账户汇到香港！

按照公司规定，出款都要经过娟儿核对。可这三

千万，她一点儿都不知道。难道常姐在贪污？

要是在以前，娟儿必定假装没看见。反正单

子在常姐衣兜里，又没放在她眼皮底下。可现在

不同了。就算常姐待她再好，她也不能视而不

见。因为她的世界里多了一个人——维。

别人都叫他维克多，或者伊凡诺夫先生。娟

儿不喜欢那些称谓，他又不是语文课本里的人

物。维其实非常和蔼，体贴入微，和娟儿周围的

所有人都截然不同。他是黑白照片中的一团炽

烈色彩；掺入烈酒的浓咖啡，放了许多糖，粗狂

醇厚，又甜又辣又苦。在县城的酒店房间里，他

先把她奉为公主，再像野兽般把她撕碎，在冰天

雪地之中，带来夏天的狂风暴雨。在公司里，他

们却像陌生人一样互不理会。维是俄方派驻的

副总经理，负责合资企业的运营。说是合作，实

为暗战。俄方经理和中方小会计本不该有什么

交集。中方领导不能容许，他在俄罗斯的老婆恐

怕更不能容忍。娟儿知道没有未来，因此才格外

珍惜现在。维的任期是三年，娟儿还有两年半的

时间。剩下的时间弥足珍贵。

可是，公司账户里的巨款不翼而飞，维却还

蒙在鼓里。等到下次审计时发现了问

题，恐怕一切为时已晚。作为俄方派驻

的领导，他将面临什么？带着耻辱回俄

罗斯去？县城酒店的约会必将提前结

束。不！娟儿不要这一切结束得这么

快！她得把常姐的秘密告诉维！

娟儿打定了主意，想要转身往回

走，身体却还是不听使唤。不仅如此，

土壁突然开始收拢，瞬间夹紧她的身

体！娟儿大惊，想张嘴求救，却又发不

出声音，嗓子里好像塞着棉花。土壁继

续移动，越夹越紧，土腥味也越来越

浓。有东西正从穴道顶端盘旋垂落，面

条般的，根根倒挂，细长柔滑，不久蠕

动至眼前。不是面条，是细长的虫子！

娟儿浑身战栗，心中却突然醒悟：这是

在做梦吗？

这念头让娟儿平静了些，因此更

加明确，这的确是个噩梦，只是一时醒

不过来。娟儿再次感觉到自己正平躺

着，双手放在体侧。身体不听使唤，想

翻身却翻不过来。她应该正躺在宿舍

的小床上，地道和虫子其实都并不存

在。

等等……她不该在公司寝室里

的。不是跟着常姐到了温泉旅馆？最后

的记忆是在餐厅，窗外雪花纷飞。温吞

吞的黄酒让娟儿头重脚轻。为何如此

不胜酒力？赶快醒过来吧！这梦境实在

可怕！地穴的土壁继续挤压，潮湿的腥气愈发浓

重，蠕动的白虫眼看就要钻进鼻孔了！娟儿拼命

挣扎，想让自己醒过来。醒过来就好了！地道、白

虫，一切都将消失！醒过来！

娟儿右手狠狠撞上冰冷的硬物，手背一阵

剧痛。瞬间恢复了意识，梦境霍然消失了。

娟儿赶快睁开眼，眼前却还是漆黑一团，连

梦境中的一点光也不见了。

这是在哪儿？肯定不是在宿舍里。怎会比梦

里更黑更冷也更憋闷？娟儿猛吸一口气，鼻腔里

立刻充满细小尘埃，土腥味比梦中更重。娟儿竭

力睁大眼睛，眼前仍是漆黑一团。难道是失明

了？娟儿心中大骇，猛抬手臂，手背再次撞上硬

物。再抬左手，还是撞。右脚、左脚、肩膀、额

头……处处都撞！她似乎有点儿明白了：这里并

非地道，却比地道更狭小，四壁冰冷坚硬，氧气

正在减少。这到底是哪儿？难道还在梦里？

不可能。娟儿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她醒了，

却什么也看不见。四周是冰冷坚实的木壁，死死

将她围困，仿佛有一双无形之手，正掐住她的脖

子。她快要憋死了！巨大的恐惧瞬间将她吞噬。

她尖声喊叫，声音弹回自己耳中，好像把头闷在

水缸里。她竭尽全力用双肘撑向四壁，徒劳！用

双膝，徒劳！用头、肩膀，都是徒劳！木壁仿佛生

了根，纹丝不动。她眼冒金星，头晕目眩，胆战心

惊！她最后一次使出全力，挣扎却仍是徒劳。

残留的能量瞬间消耗殆尽，剩下的是无边

的绝望。

是常姐！

这念头突然钻进娟儿脑子里。空气越来越

稀薄，娟儿的大脑却瞬间水洗般的清澈。她浑身

的肌肉开始剧烈痉挛，因为缺氧，因为恐惧，也

因为愤怒。她拼命张大嘴，却再也感受不到胸肺

的运动，能感受到的，只有眼球就要鼓出眼眶，

只有意识的渐渐远离。

娟儿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张嘴想说些什么，

却再无气息进出。

漆黑的四周，终于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唯

有一滴泪，留在娟儿腮边。

李娟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此刻自己正躺在

一副被钉死的小棺材里，棺材被埋入新挖的

土穴。棺材之上是新填的厚土，厚土之上是一

片密林。漆黑的密林中，细雪正悄然飘过枯枝

断木。

（摘自《秘密调查师Ⅱ 卧底》，永城著，作家
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遇见诗，遇见自己。

决定写八岁的丁小点是一种偶然。

这样的偶然，像是在一个平凡的黄

昏，你静坐房前的某一处石阶上休憩，

忽然看见了天边划过了一朵流星，你本

没想看星星的，但那一刻，你真真切切

看见了星星的光芒。

你会问，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一刻坐

在台阶上？为什么会在那一刻抬头看向

苍茫的天穹？为什么会邂逅一朵流星瞬

间的美……但一切就好像是上帝安排好

了的一样，你遇见了你原本没想遇见的。

因此，遇见的偶然便成了必然。

比如五年前，教孩子们学写儿童

诗，也是一次无心插柳。那是一段美好

的时光，孩子们找诗写诗，一时个个成

了十足的小诗人。说也奇怪，短短的两

个多月，孩子们对诗歌只是粗浅的接

近，就有了一种诗人的气质，从他们身

上荡漾开来。

我记得一个叫蔡子羽的男孩，在一

个寒冷的冬日，他说灵感热切地向他敲

门，自己自豪地找到一首诗，题目为《一

枚逃脱冬的针》：

金色的针从太阳的手里逃了出来

撞在时间上

它抓住了秒针

秒针哈哈一笑

不知不觉地

离开了针的束缚……

还有一个叫王瑞杰的男孩，他说他

也找到了诗：

看见久别的他，像梦

向我奔来

奔过身旁

想要紧紧抓住

一丝残留的记忆

跟夜一样轻

人醒了，梦破了!

这样的诗意景象还有很多，像春光

一抹，春花烂漫，这是我事先没有预料

到的。

有一个男生于课间，泪光闪闪地对

我说：“老师，我常常独坐在窗前，想写

诗，但那个‘灵感’总是不来，我心里很

难过！”听了男孩的叙述，我想笑，但我

不能笑，笑有时候是一种危险品。于

是，我赶紧把他请到一角，对他说：“孩

子，你不妨这样，当‘灵感’没有问候与

到达时，你尝试把自己当成世界中的一

花一草、一景一物，然后，悄悄地与世界

的一切进行对话，问他们的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他听了，高兴地走开了。后

来，我一直期待他的惊喜，可一直没有

等到，正当我想找他的时候，他来了，他

拿着自己创作的小说《班级怪物》五章，

我欣喜万分，对他说：“很好！当一扇门

为你关闭时，可以尝试打开一扇窗，你

同样也能获得生命中的精彩与与众不

同，祝福你！”

这温馨的场景与对话，你是否在

《遇见男孩丁小点》这个故事里读到？

是的，我也是这样对丁小点说、教丁小

点写诗的，天真无邪的丁小点果真被我

旋入了诗歌的洪流里，他以一种极其烂

漫的方式与我交流对话着他童年的全

部心事。

我断定，诗就是天穹划过的那朵流

星，它拖着长长的光尾巴，降临人间。

我看见了它，我就遇见诗，遇见了丁小

点，遇见了……因此，我要感谢诗！

当然，感谢诗还远不止于此，诗，像

美国作家芭芭拉·库尼笔下的花婆婆，

不仅让我与可爱的丁小点相遇，还打开

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

——他缺乏自信，缺乏朋友，有点

自卑；他讨厌数学，不喜欢刻板的史老

师；他没有父爱，渴望亲情……

然而，他又心灵明净，明净得如维

多利亚丛林里的空气；他心思敏感，敏

感得像阳光下色彩斑斓的泡泡……就

是这样一个小男孩，在妈妈美丽的“谎

言”下貌似温暖地成长着，当“谎言”一

点一点地被揭开时，他开始害怕、怀疑、

焦虑、孤独、忧伤……然而，他好像又是

幸运的，他得到了“我”的呵护与温

情——他这样的一点小幸运，当然像

诗，像夜幕中那朵最美的流星，这是他

幼小生命里获得的一束温暖的光！

所以，我喜欢在宁静的夜里写丁小

点，写他的可爱，写他的诗意，写他的善

解人意，写他的孤独，写他的渴望……

不知为什么，当夜行进到深处的某些时

刻，我写着写着，突然发现我不是在写

丁小点，我是在写自己，我发现了那个

少年丧父的自己。

在那个悲苦的年代，我如丁小点一

样，也敏感同伴的欢声笑语，也渴望家

的温情与爱，偶然，我会悄悄地站在某

一处角落，开始无边无际地幻想，有时

候，幻想的幸福也会降临梦境——父亲

慈眉善目，高大威武，温暖慈爱（尽管记

忆里的父亲瘦弱苍老，不苟言笑），可

“人醒了，梦破了”……然而，我思维常

常停留在老家低矮的房檐上的一方透

气孔上。晚上睡觉时，亮光就会透进

来，我知道，那是夜间月亮的光芒，是熠

熠的星辉。山间的冬天，空气寒冷干

燥，但星子明亮耀眼。我常常卷起被

褥，伸长脖子，仰望星空。

这是一个苦难少年最孤独的记忆，

这样的记忆丁小点有，还有一个男孩

也有。

一次，我布置孩子们观察并描写外

滩的喷泉。课间，这个叫小鱼的男孩泪

眼汪汪地对我说：“老师，我不想去外滩

看喷泉！”

我抹了一下他腮边的泪水，说：“你

能说说吗？”

他说：“我爸爸就是在外滩死的！”

我相信人世间还有很多夜间看星

星的孩子……丁小点、小鱼、我，除此之

外还有很多。于是，我决定要把丁小点

的故事写出来：童年的不幸，是生命的

重创。

写丁小点的故事，还有另一个原

因，这也是偶然，是我在一本杂志上看

到的：一个母亲打算带一个六岁的女孩

去日本旅行，当女孩在机场看见了日本

飞机上的太阳旗，恐惧得哇哇大哭，死

活不肯上飞机去旅行。看了文字，我很

震惊，是什么让一个六岁女孩对一个陌

生国度充满恐惧与焦虑？

我想，我们需要深思，我们的家长

需要深思，我们的教育需要深思，我们

的民族需要深思！

丁小点的奶奶说，我们要记住历

史，但不要把仇恨的种子埋在孩子心

里！

丁小点的妈妈樱子说，这太不公平

了，我们不要把仇恨的种子埋在孩子的

心里！

我想，有两个民族也都如此想，我

们要友好，不要把仇恨的种子埋在孩子

心里！

以上为我写这部小说的全部意义！

我记得清代诗人袁枚有一句诗：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由于童年

文化的苍白，决定了我不能写出更有深

度高度广度的故事来，但这也无妨，我

有满腔的温度，这足矣，我相信细心的

读者会感受到的！

（摘自《遇见男孩丁小点》，李一锋
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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